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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形状的驯兽师 

一天早上，我在位于伦布朗广场上的一家咖啡店里约见了黄清石先生（ 伦布朗广场是一个荷兰阿

姆斯特丹知名的广场）。我们显然是最早进来的客人。被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桌子，椅子，烟灰缸，

玻璃杯，咖啡杯被整齐的闲置摆放着。一组（九个）砂糖瓶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每一个梨形玻璃

肚瓶子上方都配有一个又细又长的金属管，那些被斜着切割的镀铬金属管折射着光芒。这些砂糖瓶

被直立的摆放成一排，每一个斜着的金属瓶口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其中有一个是例外，它朝着相反

的方向，就好像是一个站反了的士兵扰乱了这个仪仗队。它是唯一一个在这一排里站反了的。在这

个冷清的咖啡店里，这个自由主义器皿的行为赋予了这个平淡环境中一种神奇的色彩。  

黄清石先生笑的像一尊狮身人面像。并且，一直保持着安静。进一步讨论那些砂糖瓶也是没有什么

必要的了。通过他们这样的行为，就强有力的默认了黄先生的定理。他说：“我们的器皿不能总是

坚守他们的协议。个别的本性总是想挣脱束缚。” 

现在，回想起那些砂糖瓶，我才意识到黄先生好像是做过一张类似那个砂糖瓶形状的抽象拼贴图。 

在他的漫画书作品里他用了标题为《一个皇帝？不是，是一面旗子》来命名一个形状等等。你在那

本漫画里甚至可以看到一个器官，比如像是一个带有偏离了出口的膀胱、一个进口形状的瘤子或者

是带有某些手指部分的手。 

黄先生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可以用自己的形式搭配处理抽象的形状。你可以从中看出这些形状独特

的倔强本性和幽默感。很难得知他的作品是嘲笑自己还是嘲笑其他所有有几何体的抽象艺术品。黄

先生曾经为他自己的作品做出过这样的回答：“哎！要不然生活会变得很乏味。生活就像一个关闭

的个体，可是它又有很多出口。一种天赋就是一种出口。我觉得其他的就不重要了。” 

黄先生研究过达达艺术和吴承恩的《西游记》，这两种艺术形式是他的最大艺术灵感来源。在中国

民间传说故事中，那个猴子在佛祖面前自夸他自己毫不费力的就可以飞出十万八千里。说着，他纵

身一跳飞到一座山上。为了证明自己到过这么远的地方他还留了一个记号。没想到，他仅仅是在佛

祖的小拇指下面撒了一泡尿。从宇宙中看，地球上的高级生灵的确有些荒谬。 

黄先生喜欢中国哲学和宗教信仰的明亮透彻和脚踏实地的感觉。很早以前，在中国学校里，书法也

是一门课程，那时候的他就已经把形状和内容紧密连接到他的艺术当中了。他称：“布朗库西是一

个最大的完美形状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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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家荷兰药房学徒的时候，在一本文学读物里读到了关于达达艺术的内容。这种艺术形式把形

状运用到油画艺术里，同时，他看到了他那被证实了的荒谬感。艺术家马塞尔-杜尚、毕卡比亚和

马克思-恩斯特对艺术的态度可以说是等同与黄先生对艺术的态度。 

我在1972年初第一次拜访黄清石和他谈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就邀请我到他药店地下室里去看看。在

那里，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他还向我介绍展示了他自己偏爱的一些自己的作品。那里摆放着前一个

药店留下的一个瓶架子，看上去很像是马塞尔-杜尚在1914年作为现成艺术作品中展示的那个架

子。  

孙悟空、孔夫子、达达和布兰库西都不能全方位的解释黄清石的图文作品。而他们把这个艺术家的

冒险精神演绎的完完整整。黄先生刚开始是一个画家。对他来说画画中最有意义的是媒体中的直接

和透明，他说道：“画家使用的工具既没有重量也没有尺寸。” 

从几百张被他忽视的画作、草图和涂鸦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艺术家。手是眼的延伸

体。这个画家可以毫不费力的把所看到的用他的形式在作品表现出来。 

黄先生开始反对懒惰，作品在他手指之间演绎着。一个称为手中的帝国主义。他觉得一个无聊的画

师才会慢慢等待灵感作画，或者需要外部世界刺激视觉才能进行创作。他自己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超

现实主义者，在他的画中经常有动物，脚和手指作为主角。黄先生用一朵玫瑰的纯洁和一个脚趾做

比较。他认为那个脚趾会更有意思一点。 

黄先生的作品时时刻刻挑战着无聊和重复，他总是尝试新的挑战。他让自己在随时使用的媒介和素

材中得到灵感。在他的米纸上印刷的彩色版画中，总能迸发出微妙的色彩。而在他的单纯黑色的版

画中仅仅通过一个具有个人风格的平面形状就足可以证明黄先生的本质就是一个形状的驯兽师。 

黄先生说刻板要比印刷难度大，因为印刷体还可以修改。他表示，刻板则不然，一点都不能马虎。

一刀刻错就前功尽弃了。黄先生处理他想象的形状就好像是中国的方块字一样，总是能保持着一种

平衡。令人瞩目的是他具有严谨特色的形状可以展示出来自我真实的性格特征。 

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你在那些类似谜语的形状之间作比较。你会找到动感的、迂腐的、锐利的、精

致的、神志不清的、处榨的或者有一点羞怯的类型在里边，甚至还有几个好像很怕水的形状。如此

看来，黄先生成功之处就是使观众自己在丰富的内容里做自己的理解并解读。如此看来，黄先生在

他的创作里加入了平常人看来并不起眼的生活细节。一些不是很起眼的非绘画材料，好比是一张旧

报纸、竹棍儿、曲别针或者是玻璃球对黄先生来说也是创作的好材料。他用报纸加工成拼贴画，还

用它们创作成油画。然后把它们当做图像材料用在自己的《褶皱计划》中。在这项工作中我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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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黄先生的感染力和几分淘气的幽默，还有他对那些光秃材料的诗情画意。和梅尔茨艺术家 科

特 希维特斯比较，黄先生确实被材料的特殊性所吸引。比如，不可穿透性，沉重或者是无重。 

在以前的谈话中，黄先生谈到一个日本人的艺术品。在他刚刚看到它是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给

我描述：“那是一个米纸立方体，当你从它傍边走过的时候，它会发出沙沙的声音。并且在他的底

部还放着一块很重的石头，很重很重的花岗岩。”黄先生很有意识的选择使用一种灰色的报纸用在

他的贴画中。所以，他经常选用那些股票版页。并且，他还细分了不同的灰色，《普通日报》的股

票版页的灰色很漂亮。可是《人民日报》上的股票版页对他来说就有点太黑了。 

在黄先生的贴画中，不同的纸张，特别是颜色占据主导位置。他用自己的方式创造形状，比如用剪

刀插进纸里或者撕扯出小口子。版画或是贴画只是不同的两种技术，重点在于内容里那些独立的形

状。在他的油画里，黄先生不是特别在乎形状，而是让他的想法自由发挥。在他的油画上可以看到

他对覆盖着纱网的柜子的记忆和在省部门市政厅里沟通的记忆，那些浅层的，长方形笼子和一个装

着纸团的铁丝网。他曾经用了一句话评价自己的作品：“你可以看到它，但你触碰不到他。你很想

带上一个面具，可是你又想被人认出来。” 

黄清石的作品可以被称为是对直线思维的一个淘气的挑战。他轻盈凌乱的艺术性措施保持着不断的

惊喜、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功利的想法。在艺术品交易会上，他的作品《褶皱计划》也可以被理解为

一个无用的。可是，恰恰这却得到了不少有效的心理测试。 

拜访者用自己团的报纸团扔向一个铁丝笼子里用空罐子搭成的金字塔，此艺术品呈现出每次被纸团

改变成的不同形状。 这个艺术家从那些纸团的制作者的性格中获得了知识。黄先生的结论是：

“不自信的团纸者会把纸团团的非常紧。可是用一个比较松的纸团比用一个紧的纸团更容易砸倒罐

子。” 

在这种无序的影响下，不得不提的是在阿姆斯特丹王子河河边上，黄先生的药店橱窗。这是个元老

级的艺术品橱窗，它长期使用这个橱窗陈列他自己的艺术品和其他艺术家的艺术品。黄先生还是

“手指印刷”的创办人，他是主管并且也是唯一的一个合作者。 

“手指印刷” 这个名字和黄先生所着迷的手指有直接的关系, 这种自然的倾向在独立的同时也被

黄先生构思在他的图像作品中。也许，那些手指的肢体语言在他图像作品中做了很多祭奠。黄先生

才总结道：“我发现手指是一个最基本的元素。当语言还没出现之前，人们用手指向所有的东西，

那是一种语言的舞台。”此外，黄先生在一次挪威乘船旅行时被船体和码头之间夹断了一节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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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图像艺术家，黄先生认为语言是一种漏洞最多的一种表达方式。以他认为：“如果你用文

字表达你的意图，你永远不会表达完全清楚。” 

在他那些用“手指印刷”的漫画书里，《关于硬币的机打》和《玻璃球除了可以吃而且还有毒》或

者在他前期命名的《一个皇帝？不是，是一面旗子》。黄先生针对的那些图形自由发挥着语言。比

如，在方形和一个小箭头的图案下面他写道：“-我一直在一个对角上等待着一个动作。我还在

等。-你用过于大的瞳孔专注。却因此，分解的动力才过于小。”黄清石认为，说的太多会很无

谓。他内容丰富以及有趣的作品是有助于每个沉重形状的。 

倍提-范噶瑞，阿姆斯特丹，1980 年。 


